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译书使我与马拉默德结下不解之缘。1980 年 8 月 ,我到哈佛大学攻读博士后。入学第一周 ,
我便打电话给马拉默德先生 ,想去纽约看他。他亲切地说 :“杨先生 ,别急 ,你初来美国 ,人地生疏 ,
还是我去哈佛看你 !”
冬去春来 ,一天 ,马拉默德先生来电话了 :“明天到哈佛看你。”我高兴极了 ,急忙做点准备。我
住在校园内一栋教工公寓五楼 ,房子不大 ,但环境幽静。第二天午饭后 ,我早早到一楼大厅等候。2
时许 ,马拉默德先生笑嘻嘻地走来了。我开了大门迎他 ,与他热烈握手。他看起来跟书上的照片差
不多 ,虽年过六旬 ,仍精神抖擞。他身着整齐的西装 ,鼻梁上架着一副眼镜 ,蓄着胡子 ,头发花白 ,说
话和气 ,平易近人。我颇有相见恨晚之感。
马拉默德在我的宿舍坐定以后 ,我为他沏茶 ,请他品尝中国的绿茶、蜜饯和应时水果。他笑嘻
嘻地对我说 :你这么年轻 ,能来哈佛深造 ,真不容易。中国是个历史悠久的国家 ,有光辉灿烂的文
化 ,有许多东西值得美国人民学习。中美两国人民多来往 ,相互学习 ,大有好处。他感谢我们将他
的《店员》译介到中国。他认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众多的读者 ,所以感到特别荣幸。他相信 ,中国读
者会理解和接受他的小说。我频频点头 ,表示同意他的看法。他还贴近我说 ,今后再译他的小说 ,
如遇到难点 ,可随时写信问他 ,他一定会及时答复的。末了 ,我送他一条南京挂毯 ,并请我的朋友杨
治中先生为我们合影留念。我请他在他出版的 5 本小说的扉页上一一签了名。他特别请我方便时
去纽约他家中做客 ,我愉快地答应了。临别时 ,我想送他到地铁站 ,他谢绝了。他说 ,以前他在哈佛
当过两年客座教授 ,校园内一草一木记忆犹新 ,决不会迷路 !
做客纽约
分别后几个月 ,学期结束了。1981 年 7 月初 ,我去了纽约 ,住在我总领馆招待所。第二天上
午 ,我便乘地铁去曼哈顿北部东区拜访马拉默德先生。
我刚到达约定的地铁站大厅时 ,马拉默德先生就笑着挥手向我走来。他说住家就在附近 ,拉着
我的手往外走。几分钟后 ,我们一起走进一幢 28 层公寓的大门 ,门卫向我们点头致意。乘电梯至
14 层 ,马拉默德夫人安娜女士早已等候在门口 ,我跟她亲切地握手 ,然后一起走进他们客厅里就
座。片刻 ,安娜端来了咖啡。
我好奇地望着马家的住房。马拉默德先生看出我的心绪 ,便说 :这是纽约市内很普通的住房。
作家收入并不丰厚 ,主要靠写作 ,有时去大学兼课。出了好作品 ,给大学生讲点写作技巧 ,他们很欢
迎。接着 ,他领我参观了他家的摆设。他的住房很像我国常见的三房两厅两卫。客厅比较大 ,餐厅
靠厨房。书房不大 ,陈设朴实整洁。那是先生每天写作的地方。他习惯从上午 9 时写到下午 1 时 ,
午饭后休息一小时。下午上街走走 ,观看千姿百态的行人。如碰上有人争吵 ,他会上前看看 ,记下
双方的表情。有时他爱光顾小杂货店 ,跟店主聊几句。我问他 :店主是犹太人吗 ? 他说不一定。他
不止写欧洲犹太移民在美国的命运 ,他是为全人类而写作的。
我们聊得很开心 ,不觉已近中午。安娜亲自下厨 ,做了一桌地道的意大利菜 :通心面和烤牛排。
她是个意大利移民的后裔 ,又擅长烹调。饭后又是意大利蜜饯和水果 ,令我大饱口福。告辞时 ,马
拉默德先生执意送我到原先的地铁站。过了一会儿 ,他走进书房取了 4 枚外国邮票 ,准备送给一楼




1981 年 9 月 ,我从波士顿经伦敦回国后 ,仍与马拉默德先生保持联系。承蒙他的鼓励 ,我又译
了他的《基辅怨》和《杜宾的生活》两部长篇小说。我从译书结识了马拉默德先生 ,两次在美国会面
又使我们成了挚友。我们的友谊与日俱增。1985 年冬天 ,先生来信有示 :希望来中国看看。我立
即回信表示欢迎。同时 ,我找了有关单位 ,准备给他发个邀请信。可是第二年春天 ,我忽然接到噩
讯 :3 月 18 日 ,马拉默德先生在写作时突发心脏病谢世了 ,享年 72 岁。我赶忙给安娜去信 ,深表悲
痛和哀悼。
不久 ,安娜给我回信致谢。1989 年又寄来马拉默德先生未写完的小说《部族人》。我收到后立
即动手将它译成中文 ,发表于南京大学的《当代外国文学》,以寄托对作者的哀思。1993 年 8 月 ,我
被选为富布莱特高级访问学者 ,又到哈佛大学讲学和从事研究。我听说安娜住在坎布里奇一个小
区 ,就抽空去看她。那天恰好她儿子保尔从首都回来 ,安娜显得格外高兴 ,身体不错。她告诉我 :先
生去世后 ,学术界很重视。1991 年成立了马拉默德学会 ,再版了他的 8 部长篇小说和 4 部短篇小
说集 ,出版了他未写完的《部族人》。他的作品又被译成多种语言。说完 ,安娜顺手从书架上拿了一
本新版的 The Assistant (《店员》) ,并代她丈夫签名赠我。我也向她赠送了新版的中译本《杜宾的生
活》和一件工艺品。她表示感谢 ,从柜子里取出一只精巧的紫色玻璃小花篮 ,请我带给我的夫人。
译缘不断
书缘结成的友谊 ,冲破了时空的藩篱。前年冬天 ,我接受了吴元迈博导之约 ,撰写《马拉默德评
传》。这是他主编的世界著名作家评传丛书之一。当我将这个消息告诉安娜时 ,她非常支持 ,并嘱
出版商给我寄来一本《马拉默德论生活和工作》。社长在来信中说 ,这书早已售罄 ,这是该社自藏的
惟一的一本。他的好意真令人感动。我不由加快写书的步伐。
每当我打开马拉默德的英文小说时 ,仿佛他又笑嘻嘻地向我走来。我的耳边响起他的朋友和
同行、另一位杰出的美国犹太作家索尔·贝娄对他的评价 :“在马拉默德的话语里 ,常常可以听到一
种难得的、充满个人感情的、真挚的声调。他是个富有独创性的第一流作家。”
